




主 要 角 色

路野萍

罗 南

盼 秋

萧 寒

李小典

白茹君

郑毛毛

特 殊 角 色

男 人

青年男

中年男

老年男

刘三喜

柳亦鸣

纠察员

儿 子

女 人

青年女

中年女

男，

女，

男，

女，

妻子。

女，

法者。

女，

抱养。

女，

死人复婚。

岁，小车司机，白茹君的儿子。

本剧的叙述者，潇洒而有风度，将分别扮演：

一个正闹离婚的时髦青年；

小干部，大约过去是风云人物；

可能是某单位值更员，老实巴交；

被新媳妇挤兑得够戗的工人；

精干而执拗的知识分子；

对违章者毫不通融的老人；

潇洒的青年，罗南、盼秋幻觉的人。

本剧的叙述者，热情而有活力，将分别扮演：

一个本分但很执拗的妻子；

朴素但很漂亮，要求解脱痛苦婚姻；

岁，大学应届结业生，正在搞社会调查。

岁，法院公务员，回城知青，业余作者。

岁，农民，专业养鸡户，罗南在乡下的

岁，法院民庭副庭长，很有感情的执

岁，幼儿园临时工，从小不点儿就被人

岁，有文化有身份的女人，正在申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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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舞台上

群 众 角 色

一个民警，两个审判员，三、四个过路人（还可以串演书记

员，陪审员之类的角色）

〔在观众们络绎入场，并基本就座的这段时间里，他们看

置景工人正在最后拼搭、检查布景；灯光

工人正在调试灯具；道具员正在摆设、分发小道具；化妆

师正在为演员修妆，而扮演剧中人罗南、路野萍、萧寒、

李小典、白茹君、郑毛毛、盼秋的演员，则分别在酝酿情

绪、默戏，并不时检视一下布置好的环境；试走一下地

位，或清一下嗓子，咿呀试声或两三人切磋几句台词。

当扮演审判员、书记员的演员们，夹着案卷走进一、二、

三、四小法庭坐下，将写有审判员、书记员字样的标牌竖

立在法台上时，舞台工作人员退去，有戏的演员留在台

上，开始半进入角色的状态，按各自的行动准备着

总之，是强烈的剧场演出的氛围，使观众习惯于冷静地

看戏、思考，接受本剧的演出样式。

〔潇洒而有风度，充满活力，热情洋溢的一对男女演员，

走到台前，向观众鞠躬致意。

男　　　　各位观众！现在，《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就要开始。

欢迎大家来法院旁听⋯⋯啊，不，不，不！欢迎诸位光临

我们剧院观看戏剧演出！

老年女

张翠兰

郑芸芸

小 贩

儿 媳

市民，能说会道，在法庭不怯场；

时髦而显得俗气的新媳妇，可能是售货员；

娴静善良的妻子，知识分子；

老油条，大概是个二道贩子；

漂亮的姑娘，罗南、盼秋幻觉的人。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都希望获

本剧的作者和导演委托我们主持今天的演出，向诸位介

绍、叙述他们编排的这个剧本故事，和你们一起进行调

查、剖析。因为在你们身边，生活就像一部有声有色的

戏剧在进行着。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你们

都有自己的家庭、儿女⋯⋯

（向男示意

他们显然正处于热

（恍然）啊，对对！许多青年朋友不在此例，他们正处在恋

爱阶段；或者即将进入这个神圣的领域⋯⋯（向台下寻

觅，指点）喏，那一对儿，那一对儿

恋之中。

不管什么情况，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得真挚的爱情、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

可是，严峻的生活现实告诉我们，婚姻并不都是美妙的爱

情交响曲！家庭，在这个社会的细胞里，却往往蕴含着各

自的欢乐和痛苦、甜蜜和悲愁；既有热烈畅朗的美好回

忆，也有酸涩的难言之隐⋯⋯

〔与此同时，台上的演员们已经进入规定情境。

〔当代，繁华都市所特有的音响喧腾起来。

〔审判员坐在法台前翻阅案卷，书记员展开文书纸，准备

开庭。

到第三法庭！ 到第四法

到第五法庭

〔罗南捧卷宗宣布：

庭！ 男女当事人各自悻悻走去。

（接着男的叙述）今天舞台上发生的事，如果与生活中谁

的实际经历有某些相似之处，那纯属偶然的巧合，请不

必介意。

因为离婚并不是每个家庭、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儿。就

是要离婚的人，也并不把进法院看作是光彩的事儿，甚至

⋯



李小典

审判员

女

男

女

罗 南

男

罗 南

李小典

由于某些原因还有点那个⋯⋯那个 忌讳！所以，我

们也试行一种承包责任制，今晚凡是来离婚的夫妻，不管

老少，就统统由我们俩承包了！

（纠正，解释地）就是说，统统由我们俩来演给大家看。

免得有人对号入座，胡乱猜疑！

〔罗南手持卷宗，出来呼叫当事人姓名。

看！就要开庭了，法院里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呼叫）顾文林、陶玉珍，来了没有？

（忙应答）来啦，来啦，在这儿！

〔男、女简单扮妆，进入角色（一对青年夫妻）。

请你们到第一法庭来！

〔二人随审判员进入第一法庭。

〔三十岁左右的罗南，在清扫楼道，他面目清癯，不时用深

邃的眼光在观察周围的人。

〔路野萍，衣着入时而得体，披肩发，颇有风韵，将近三十

岁了，可是颀长的身材仍充满了活力。她背着一个大红

帆布挎包，手持一个大夹子，风风火火像在寻找什么人，

探身小法庭察看，询问着什么，尔后，很快地向一侧走去。

〔一个纤弱清秀的年轻姑娘，怯生生打量着四周，与这里

的气氛很不协调，她稚气未褪的脸庞上，一双明亮的眼睛

闪烁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冷峻的光，流露出明显的孤独

感 她是李小典。

〔正在清扫楼道的罗南，不时抬头默默观察着她⋯⋯

〔李小典正想向人询问什么，见罗南正在注视她。

（难于启齿地）同志！我，我⋯⋯找法院院长，他在哪儿

办公？

（难于启齿地）同⋯⋯（拄着扫帚，打量她）来打官司？

（摇摇头，又点点头 ⋯



李小典

罗 南

李小典

罗 南

李小典

罗 南

路野萍

萧 寒

萧 寒

罗 南

萧 寒

罗 南

在三楼

你可以先到门口接待室谈谈。

（固执地）我找院长。

（关切地）非找院长？这里是民事庭，管民事纠纷离婚案、

遗产继承之类的事儿。你告谁，有起诉材料么？俗话说

的状子，不懂，来过没有？

（一语不发，神色有些悒郁

（无可奈何叹口气）院长一般不直接接待当事人（悄声）他

房间，你去试试，别说我告诉你的。

谢谢⋯⋯（默默转身离去，下）

〔罗南感兴趣地注视着姑娘离去的背影，他靠在一边墙

上，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记了几句什么。

岁，严〔夹着公文包的民庭副庭长萧寒，匆匆走来。她

峻而有风度的仪表，会使人陡增几分敬畏之感，女法官的

职业特点并未掩盖她内心的感情，从她那对略显憔悴的

眼睛里，使人感到深邃的内容在流动。

〔路野萍从后面赶来，追上萧寒。

（对萧寒）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就是民庭萧寒副庭长！

（不冷不热地）对不起，请稍等！

〔萧寒走到正往小本上写着什么的罗南身边，从公文包里

拿出一个大信封。

（对罗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市作家协会给我们来了公

函，已经正式通过吸收你为作家协会会员了，希望组织

上对你的创作活动给予方便和支持！

真的么？

（笑笑）祝贺你！我们的业余作家已经被社会承认了。

（苦笑一下）那只能说明过去。最近接连遭到退稿⋯⋯我

那个关于婚姻问题的中篇小说，也被编辑部打回来了！

为什么？

⋯

萧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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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 寒

罗 南

萧 寒

罗 南

萧 寒

萧 寒

路野萍

萧 寒

路野萍

萧 寒

路野萍

路野萍

萧 寒

路野萍

萧 寒

路野萍

那个人

好像说作品里充满了太多苦涩的东西，写了生活中许多

无法解决的遗憾⋯⋯必须修改。

（思索地）需要创作假么？可以给你时间。

不，我想再深入了解一些案子。

最近有接待任务，可好吧，我尽量为你创造一些条件

以派你参加。

〔路野萍发现了罗南，猛地一怔，几乎不能自持地喊出声

来。她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努力控制住感情的激动，紧紧

盯视罗南，判断着⋯⋯

〔罗南瞥了一眼路野萍，并没有认出她来，默默收拾起清

扫工具，转向离去。

（走过去，对路野萍）同志，有什么事？

（正要向罗南方向追去）啊，那个人⋯⋯是不是叫罗南？

（审视她）什么事？

⋯是你们法院的？！

（不冷不热）找他还是找我？

唔，对不起。我是人民大学的，我受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

和妇联的委托，调查城市的婚姻状况，尤其是离婚问

题⋯⋯（从夹子里拿出两封信）这是学校的介绍信，这是

研究会和妇联方面的介绍信。

（翻看介绍信）你就是路野萍？知道这件事，李院长跟我

打过招呼。

李院长说，我的活动由您安排。

你是学生还是教师？

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

应届毕业生。我是研究社会学的，要在搞这次社会调查

的基础上，写毕业论文

为什么是十五桩？

十五，只是个约数。我们发放了一些进行民意测验的调



萧 寒

路野萍

萧 寒

路野萍

萧 寒

路野萍

萧 寒

路野萍

萧 寒

路野萍

萧 寒

路野萍

查表格，还没有完全收上来。

你结婚了？有孩子么？

（淡淡一笑）这也需要审查么？我又不是来打官司的当事

人。似乎您不大欢迎我来？

何以见得？

一般说来，女人嫉妒心较重，尤其上了点年纪的与年轻女

人⋯⋯好像很难合作得很好，同性相斥。

是你们大学教科书上说的？

不，我看过一点儿心理学的书。

按照这个逻辑，异性相吸，男女一结合就得难舍难分喽？

可生活比你的教科书复杂得多，到这儿来的夫妻，恰恰是

异性相斥。

（大笑）哈哈哈，您真逗，也挺深刻。我承认，逆定理并不

一定都能成立。

我是说，如果你是个姑娘，有些涉及夫妻隐私的案子，我

就可以不安排你参加。

怕我害羞，还是怕什么？既然是搞调查研究，就不该回避

人类生活中的问题。

看来，现代女大学生很少封建色彩。

不一定。也有个别女孩子，都上大学了，还以为男女接个

吻就会产生第二代呢！⋯⋯我没开玩笑。我们都是从禁

锢中挣扎出来的。也许，将来我的论文写出来，您会认为

很不正统。

在你们这一代人看来我是个老保守。不过你用什么观点

写你的《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论文，我不想过问。

我是个搞具体工作的人，可以先领你熟悉一下环境，把你

介绍给审判员们⋯⋯（她俩踱步到第一法庭门口）你先等

一下。（进入法庭）

萧 寒



审判员

路野萍

萧 寒

路野萍

审判员

青年男

审判员

青年男

青年男

审判员

青年男

青年女

青年男

您说，她不爱喝水

〔罗南走来，在楼道清扫垃圾。他直起腰看了萧寒与路野

萍一眼，又埋头干活。

〔小法庭门边的路野萍，远远凝视正在清扫垃圾的罗南，

飘飘荡荡的思绪牵动着她胸臆间的往事，致使她脚步踟

，在门口进退维谷。

（思绪飘飘荡荡地）是他么？是他，是他！他怎么在这儿？

他好像没有认出我来。不，不，也许他在故意回避我？

（从第一法庭出来，招呼路野萍）进来吧！在这里进行诉

讼的是一对青年夫妻。（给路野萍看一份材料）

好！那就开始我对第一桩离婚案的调查。

〔萧寒、路野萍进入第一法庭内，审判员坐法台后。萧寒

为路野萍引见后，静悄悄坐在旁听席。女青年在一边撕

扯着手帕，已哭得泪人似的。男青年跷着二郎腿坐在另

一边。

你们具体谈谈离婚的理由。

理由？刚不是说了么，我俩性格不和。比方说吃饭吧，她

嫌我叭唧嘴，还说吃菜不顾别人，老叨叨！还有，她懒，不

爱收拾屋子⋯⋯

你收拾么？

我？也差不多。再者，她不疼孩子

吧，也不知道给孩子喂水！

这算什么理由？我们天天干这个，都懂，懂！你谈谈真实

原因，谈实质性问题。

（沉默）⋯⋯

谈吧！

（憋了半天）她，骂我⋯⋯骂我是臭流氓！

（哭了出来，委屈地哽咽着

跟您这么说吧，我就不爱听她哭！不爱让她管着我，我交

⋯



青年女

青年男

萧 寒

青年女

审判员

青年男

青年女

青年男

青年女

青年男

审判员

青年男

跟那姑娘算什么？整天一块胡混

个朋友都不行，凭什么老让我囚在家里守着她？！

（哭诉）你正常交往，我什么时候管过你、限制过你？可你

有那么交朋友的

吗？你不想想，你有老婆、孩子，我不能不管，不能眼看着

让第三者插足，把咱们小家庭给搅散了！

你就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甭想用封建主义旧思想限制

我的自由！

（插话）年青人！喜新厌旧、不道德的行为，是什么主义的

新思想，是什么自由啊？

年代新女性呐？别那么不开化，小他还说我，你还算

肚鸡肠！少干涉，凑合活着吧⋯⋯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矛盾的？

早了！

（止住哭声）就从他们家落实了政策，又跟在澳大利亚开

饭馆的二大爷和四叔联系上了以后，说话气儿也粗了，

眼看着他脾气见涨，净找碴儿打架！他要跟那个姑娘一

块儿出国⋯⋯

她净打击我！不支持我的理想，扯我后腿！

，分手就能说一句拜拜吧您呐，到澳大

我是劝他别走，我说你中国字儿还认不全呢，外国话，见

面就会说一句

可他五迷三道，不知自儿个贵姓了，他利亚能干什么

满脑子资产阶级喜新厌旧自由化思想！

你甭扣大帽子！自由化？！你见过什么呀你？整个一土

老帽儿！

你们俩在法庭上不要直接交锋，一个谈怎么这样讲话

完一个再谈。

（气呼呼地）反正，反正感情破裂了！我不爱她了，她不理

想，我要纠正这个错误的婚姻。我们俩的日子，就像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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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女

审判员

青年男

青年女

青年男

青年女

男

萧 寒

路野萍

女

萧 寒

（哭着）道德

看腻歪了的书，已经翻到最后一页了，没劲！一点味儿也

没了。我记不准那段原话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

夫妻俩没感情了，再不离婚，就是不道德！

我是人，不是衣服，不是书，想扔就扔，想

甩就甩！你道德，你当初追我的时候，怕我嫌你出身不

好，又有海外关系，你是怎么说的

事物是发展的嘛⋯⋯

那时候，你跪在我面前，像电影里的外国人似的，起誓说，

将来你如果变心，再发生唐山地震，脚底下裂个大口子，

把你埋到地球心儿里去！

说那个干什么？没用！没用！

（大哭）呜呜呜，我就不离！就等着地震哪！怎么现在还

不地震啊，还不快点地震啊！（她把手帕碎片向丈夫

扔去）

别价！有什么问题咱们解决什么问题，别盼着地震哪，怪

吓人的！再说地震也解决不了他思想上的事儿。

〔路野萍忍俊不禁，忙用手捂住嘴。

〔萧寒带领路野萍悄悄起身离去，她们谈着什么，路野萍

耸耸肩苦笑一下。

〔青年男女卸去妆，回复叙述者身份，迎上路野萍、萧寒。

（对路野萍发问）刚才他俩申诉的时候，我看到你笑了，为

什么？

也许，你感到过于简单、浅薄了，不值得剖析？

不，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我笑，也只是一

种苦笑。

（对萧寒发问）观众们很想知道，你们该怎样评价这种事

情呢？

（略一沉吟）我虽然是法官，可生活（指观众席）是最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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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典

最有权威的裁判者。丑的行为，不论披着多么时髦的外

衣，终归要遭到社会谴责的！

（与萧寒边走边谈）这次调查，我倒是很想重点了解一些

有第三者介入的离婚案，对婚外感情问题做点研究。

走吧，我们去第三法庭。

〔萧寒、路野萍下。叙述者男女隐去。

〔李小典自另一端走来，手中拿着一张纸，无力地靠在墙

边，大眼睛里闪动着茫然的光。匆匆走来的罗南发现

了她。

（轻声地）怎么样？见到院长了？

（淡淡地）见到了。叫我写起诉材料、状子。

那就写吧。

（仍是淡淡地）我不知道怎么写。

如果你相信我，我来帮你写。

（折弄手中的纸）你帮不了忙。

我熟悉法律程序，我代人写过起诉书。

（冷冷地）我不知道被告人姓名，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去告谁？

（恍然，脱口而出）啊，那你是被坏人⋯⋯

（跳开，喊）去！去！⋯⋯你们男人一见到年轻姑娘，就想

到那种事

（大惑不解）唔，对不起⋯⋯我只是想帮助你。

你想做好事？挽救失足少年？（悒郁地）可我不是！你走

，我不需要别人可怜我！

〔李小典无力地靠在墙角，眼里涌出了泪水。

〔萧寒夹着卷宗匆匆走来，罗南向她叙说、恳求着什么，将

她领到一侧的李小典面前。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

萧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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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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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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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男

女

挺特别。

李小典。

李小点？哪个点？这名字

我一直没有名字⋯⋯我父母生下我来，还没有来得及给

我起名字，就离婚了。当时，我只有那么一点点儿，都叫

我“小不点儿”，抱养我的人家，报户口填的是李小点儿。

上小学了，老师给改成字典的典，典雅的典⋯⋯

你现在⋯⋯多少岁？

（停顿了一下） 岁⋯⋯属羊的。你现在⋯⋯？

养父母五、六年前就病死了，他们的亲戚占了房子，我无

家可归⋯⋯曾经有个小时候同学跟我很好，我也真心实

意跟他好，多希望能有人疼我、保护我，能有个家⋯⋯可

最后还是不成，把我甩了。人家父母不同意，嫌我来路不

明，怕不可靠⋯⋯

那你⋯⋯找法院干什么？

（冷冷地）找生我的爸爸妈妈，我要告她！可又不知道她

的姓名、住址。我走了几个法院，查找当时给我爸爸妈妈

办理离婚的审判员，先找他们问问清楚⋯⋯

〔萧寒似乎在努力回忆什么，思绪不宁。

（动情地）是还没有找到线索么？⋯⋯唔，到我办公室，我

们详细谈谈好么？

〔李小典随萧寒走去。罗南感慨地望着她们的背影，下。

〔叙述者男、女出。

这样一个姑娘，她的童年，她的青春，本应该充满了爱的

阳光，爱的雨露。

可是，她一降生，父母捧给她的，却是一杯人生的苦酒。

她的父母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向观众询问）你们周围

有没有这样的线索？！



老女人（一条腿盘坐在臀下

男　　　　先不要着急。故事，我们要一个一个往下讲。来吧，还是

请大家一起来听听这样一对老年人的离婚案吧⋯⋯

〔男、女二人简单扮妆，进入角色（一对老年夫妇）。

〔路野萍进入第三法庭，审判员招呼她，请她坐在旁听席。

〔女审判员正在审理的离婚案，当事人是一对老年的二婚

夫妇，都已头发花白。女方为原告，能说会道，不怯场；被

告老头，人较木讷，老实巴交，正在翻弄一摞纸片（账单）。

⋯我说这位大姐呀！我说话不到

地方，您有文化，能听明白，我说大姐呀，这官司⋯⋯

审判员（和婉地）别叫大姐，称同志，或者叫审判员，法庭开庭，别

叫大哥大姐的，你把那条腿放下来，坐好，咱们严肃一点。

老女人（把腿放下，坐好）我说这位大⋯⋯同志，您可听明白了？

我是非跟他散伙不可，坚决不跟他过了！

探身法庭。他叫郑毛毛。

〔这时，一个穿皮茄克、筒裤，戴一副白手套的男青年，急

匆匆走来呼喊着“萧副庭长

〔路野萍示意他轻声。

〔郑毛毛走去，向另一侧呼喊。萧寒迎上。

郑毛毛（直奔萧寒而去）萧副庭长！我们⋯⋯唔，白茹君同志已

经等您一个小时了，您看⋯⋯

萧寒（不冷不热）我没有约她，既然自己要来，就等。

郑毛毛（有点不高兴）人家工作很忙⋯⋯

萧　　寒　　那就先去忙工作，请她等法院通知。你是⋯⋯？

郑毛毛　　我是⋯⋯唔，我是小车司机。人家一直在走廊上站着等

您

萧寒（略一沉吟）好吧，（走过法庭门口，对路野萍）小路，来帮

我做一下记录。

〔路野萍拿大夹子，与萧寒走出。

〔一位妇人，正背身站在远处不显眼的角落，她的衣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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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安国同志生的孩子，在我们出版系

究得体，提着一个黑色提包，悄悄打量着四周的人 待她

转过身来，才看到她戴一副浅浅的太阳镜，也许是出于一

种特殊心理，怕有人认出她来，这就是白茹君，虽年过半

百，风韵犹存。

〔郑毛毛引萧寒、路野萍走近白茹君。

（对白茹君）您快抓紧谈啊，干吗老不理直气壮？真是的，

替您着急！

（对郑毛毛）我和当事人谈话，这位司机同志请到外面等。

唔，对，毛毛，你到外边等吧。

〔郑毛毛下。

这是我和郑老

统当司机，太不懂事。

你托人带给李院长的信，已经转到我这儿了。请你以后

不要再托熟人找关系了，我们具体承办人会实事求是地

去处理的。

别误会，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是怕时间拖得太长。

请允许我们有一段调查研究的时间。因为，你的离婚判

决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需要找到当时的案卷进行复

查，而且你申诉书中提出的要求又很特殊⋯⋯

你们可能不太理解我的感情⋯⋯和痛苦。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将会逐渐了解你。

那⋯⋯我请求法院为我保密，防止扩散，我不希望在审理

过程中，把事情张扬到社会上去⋯⋯

好，请你等法院通知吧。

〔白茹君与萧寒握手道别下。一直在做记录的路野萍抬

起头，盯视着离去的白茹君，露出不解的神情。

（长叹一口气）哦⋯⋯

（把记录纸交给萧寒）这人，是怎么回事？



介绍人可跟我说他挣得不

萧　　寒　　一个要求和死人复婚的女人⋯⋯

路野萍（不解地思索着）和死人复婚⋯⋯？

〔萧寒送路野萍回到第二法庭，然后，萧寒回办公室去了。

〔审理在继续中

审判员　　我都听明白了。你们俩原来的老伴都死多年了，后来，你

们俩经人介绍，认识十来天就结了婚。现在，双方对人没

什么意见，主要是钱上不够分配，闹矛盾，你提出离婚。

看来你们结婚才不到半年，没什么感情基础，是不是？

老男人（嗑嗑巴巴地）这，这么大岁数了，又不是小青年搞对象，

什么感、感情不感情的，就是老了，找个伴儿，续个窝儿，

搭、搭伙过日子呗⋯⋯

老女人（伤心地）过什么日子？跟他结婚之前，闺女面前我这当

妈的张不开嘴，闺女说，妈呀，我不嫌弃你，谁叫我爸爸死

得早，咱家欠了账呢⋯⋯上个月我们大闺女的孩子，追着

喊他爷爷，叫给买双鞋，他光嘿嘿嘿，嘿嘿嘿，就是不吐

口。大闺女好一顿数落我，妈！您瞧您多好呀，我爸爸死

了，你嫁了个木头疙瘩，孩子叫了半天爷爷，不说给孩子

买双鞋！闺女还短不了挖苦我，怎么样，他给你把账还了

吧？账主知道我结婚了，来要账，说往后日子好过了，把

钱还了吧。可他说没钱

少，有存款！

老男人（着急地）那，那是介绍人没说实话，打，打虚漂呢！我结

发的老爱人，得癌症四、五年，拉下一屁股两肋的饥、饥

荒，我带仨孩子，刚还清账，这一结婚，经济上又捅一个

大、大窟窿，真没存款！您瞅！（掀着手中一摞纸片）我把

这些年的账单、欠款条都带来了，不信对着我工资数查

嘛⋯⋯

审判员　　　　她要离婚，你有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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